
狮子山庄

在长寿湖铁人广场和领袖群雕公园的后山上，有一处古木环合、绿树成阴的小型园林。

她紧紧地靠在长寿湖畔，早已远离尘世的喧嚣，日夜守望着长寿湖的碧水青山、帆影鸥声，显得宁静而淡远。

不管从哪个角度远远望去，在长寿湖畔，这处园林都显得气度超群，韵味天成，特别引人注目，令人向往。
这就是狮子山庄，当年的狮子滩外宾招待所。
从狮子滩大坝门口的大街上拐进一条幽静的公路，转眼之间，狮子山庄就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园林不大，大约只有十余亩地。园子中间，是一个圆形的花台，各种花草拱围着一颗苍劲挺拔的古老铁树。园林四周，栽满了香樟、银杏、榕树等常绿树种，园林的花圃里还种上了无花果、枇杷、葡萄、柑橘等水果。
主体建筑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砖木结构平房，古朴简易，典雅厚重。主体建筑的各个部分之间，有回环的廓道相通，既各自独立，又整体相连。平房的中间，围着一方很大的天井，中间种满了花草。
在主体建筑对面靠近大门处，是一排低矮的小平房，是用来与主体建筑配套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她曾经亲历过狮子滩、长寿湖的很多大事，可谓历尽风华，无限荣光。
在那些回忆长寿湖往事的文章里，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外宾招待所的名字；曾经在狮子滩建设工地战斗过的老人，提起狮子滩，必然会问起外宾招待所。
狮子山庄，当年的狮子滩外宾招待所，是狮子滩、长寿湖建设发展的历史见证者，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地方。
外宾招待所，是为接待援建狮子滩电站的苏联专家而兴建的。
1953年到1957年，是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一五”时期。当时的中心任务，是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在苏联援助下，国家确定了156个重点项目，作为实现工业化的主要任务。

狮子滩电站建设及龙溪河综合开发利用，就是这156个重点项目之一。1954年8月1日，狮子滩电站主体工程开工，苏联派出了以万德尼科夫为首的专家团前来援建。1956年，重庆市中苏友好协会曾经编辑出版《苏联专家在狮子滩工地》一书，反映在苏联专家对狮子滩电站的援建情况。
如何接待好苏联专家，成了狮子滩工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当时，中央要求必须解决好苏联专家的生活服务问题。

于是，在狮子滩电站勘测设计过程中，修建了这座外宾招待所。从此，这里成了长寿湖主要的外事活动中心，也成为所有重大活动的工作场所。

狮子滩水电站是新中国成立后依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修建的第一个梯级电站，被誉为解放后全国水电事业中第一朵鲜花，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还有东南亚一些国家兄弟党的专家、学生、记者，经常来参观学习。全国的水电学校和一些水电站的施工单位，也派出大量人员来学习考察。重庆各剧团的艺术家，排起队到工地来巡回演出，一演就是十天半月，场场客满，连中国歌剧院郭兰英等人也不远千里前来慰问演出。
那个年代，外宾招待所里经常人流如织，高朋满座。特别是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长寿湖视察，外宾招待所更是不可替代的接待场所。

1958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和李富春、李先念副总理视察狮子滩电站工程后，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长任白戈在外宾招待所举行外国专家招待宴会，周总理一行特地出席了宴会。宴会上，任白戈热情地对周总理说：“今天机会难得，请总理尝尝长寿有名的活水豆腐。”宴会结束后，周总理和两位副总理为龙溪河、狮子滩电站题词留念。
1959年秋，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在共青团重庆市委书记廖伯康、中共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陪同下，视察、游览了长寿湖。这里，成了胡耀邦同志的驻足之地。

1963年4月3日，朱德委员长视察长寿湖，下榻于外宾招待所。在这里，朱老总听取了狮子滩电站和长寿湖渔场负责同志有关龙溪河全河流域水力资源开发、长寿湖渔场建设情况的汇极。4日中午，朱老总特地请中共长寿县委书记纪俊仪一道吃午饭，利用午饭时间了解长寿的工作情况，朱老总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共产党是农村走出来的，要重视农村的工作，关心农民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外宾招待所划归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所管理，后来改名为狮子山庄，全称为重庆市人民政府第二招待狮子山庄。而今，人们只要走近狮子山庄，就会发现镌刻于大门左侧墙壁上的“狮子山庄”四个大字，落款人为柳青。
于是，有人认为书法作者是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的现代著名作家柳青。其实，这个看法是不对的。作家柳青原名刘蕴华，陕西省吴堡县人，生于1916年，逝世于1978年。
原来，“狮子山庄”四个大字的书法作者柳青，是重庆著名画家、重庆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其作品《柳青国画集》及《柳青画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狮子山庄，当年的外宾招待所，应该永远载入狮子滩、长寿湖的历史。

                            2011年5月11日


